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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陶渊明对古代朝鲜文学影响颇深。朝鲜文人权斗经的《次〈感士不遇赋〉》，按照陶渊
明《感士不遇赋》的原韵、原字和次序相和而作，且部分语句和思想化自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也
有部分语句反用其意，表达的意旨和《感士不遇赋》不同。《感士不遇赋》通过对天道、人事的分析，

得出不遇是文士的宿命，表现出陶渊明归隐的理性与彻底。而《次〈感士不遇赋〉》则是权斗经兼济
天下而不能的不平之鸣，其意旨最终仍在于仕进，表现出的仍然是积极用世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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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以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安贫乐

道、耿介悠然的隐士形象，高洁独立、卓然超群的人

格魅力以及“笃意真古，辞典婉惬”［１］４１的文学作品，

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

响力，历代都不乏对陶渊明及其诗歌、散文、辞赋作

品的歌咏唱和之作。陶渊明似乎成为中国古代文

人的一个精神寄托，古代文人在现实中不得意之

时，往往在陶渊明的精神境界中去寻找安慰与寄

托。其实，陶渊明不仅仅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文人与

文学，他也深深影响了古代朝鲜的文人与文学。

一

　　古代朝鲜作为汉文化圈中的一员，对中国文化

的认同与学习具有悠久的历史。两千多年以前，汉

字就传入了古代朝鲜，在三国时期（前５７年—６６８
年，高句丽、百济、新罗），古代朝鲜就出现了“太学”

这样的教育机构，教授中国儒家文化，中国的五经

等文史典籍也都相继传入朝鲜，成为朝鲜文士学习

的对象，中国文化已经逐步在古代朝鲜传播开来。

到了高丽朝时期，朝鲜更加注重学习中国文化，并

模仿唐朝的科举取士制度，促进了高丽朝中国文化

的高度普及。到了朝鲜朝，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更

是达到了繁盛阶段。

陶渊明的文学作品何时传入朝鲜，并没有明确

的时间点。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古代朝鲜三

国时期。当时，中国和古代朝鲜的文化交流就已经

比较频繁。据《旧唐书》对高句丽的相关记载：“俗

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冬于街衢造大屋，谓之

扃堂，子孙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

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

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

尤爱众之。”［２］５３２０而《文选》中收录了《始作镇军参军

经曲阿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挽

歌诗》《杂诗二首》《咏贫士》《读山海经诗》《拟古诗》

《归去来并序》这些作品，并为陶渊明作了传。可以

说，陶渊明的作品在高句丽时期就已经传入朝鲜，

随着之后中朝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由昭明太子所

编的《陶渊明集》必然也传到了朝鲜。从现有资料

来看，最晚在朝鲜朝中宗十七年（１５２２年），就已经

有活字版的《陶渊明集》在朝鲜流行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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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在中国受到了诸如李白、杜甫、白居易、

苏轼、朱熹等诸多士人的喜爱与推崇，在古代朝鲜

也不例外，他得到了古代朝鲜文人的推崇。且不论

陶渊明的诸多诗歌作品，仅就其《归去来兮辞》《闲

情赋》《感士不遇赋》三篇辞赋作品而言，就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尤其以《归去来兮辞》对朝鲜文人的影

响颇大。从高丽朝文人李仁老的《和归去来辞》开

始，之后对《归去来兮辞》的酬唱之作竟达４００多

篇［３］１５，“韩国汉学家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表达其对

陶渊明的仰慕效法之情。一是集《归去来兮辞》字

而成诗，二是以诗体表达读后感，三是依其韵而赓

和之。”［４］２２７陶渊明的三篇辞赋作品中，《闲情赋》的

风格和陶渊明文学作品的整体风格有些不同，其所

要表达的到底是真切的爱情还是借楚辞“香草美

人”的比兴寄托的手法表达其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还

是一段公案，尚无定论，因而少有唱和之作；虽然

《感士不遇赋》（以下简称《陶赋》）在艺术性和影响

力方面不及《归去来兮辞》与《闲情赋》，但它表达出

了千古文士一致的心结———如何面对“士不遇”的

问题，因而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朝鲜朝后期文人权

斗经就作了一篇《次〈感士不遇赋〉》，虽然古代朝鲜

对《感士不遇赋》的拟次之作仅此一篇，但是比较二

者的异同，对于比较古代中朝文人对“士不遇”这一

现象的不同心态与看法不无意义。

二

　　权斗经（１６５４—１７２５年），字天章，号苍雪斋，籍

贯安东，朝鲜朝后期文人。他是朝鲜朝忠定公权橃

的第五代孙，祖父是权硕忠，父亲是权濡。他是朝

鲜朝性理学家李玄逸的门人，同时和大儒李栽等人

交好。１６７５年司马试合格，进入成均馆。１６９４年１
月，成为泰陵参奉，同年４月因为“甲戍换局”（朝鲜

肃宗由张禧嫔转宠仁显皇后，“西人党”再次掌权）

的斗争，权斗经被流放到了永平梁门驿。１６９６年６
月，任司饔院的奉仕官。１６９８年，历任高阳、金浦苇

鱼场监，在任期间扫除积弊，渔民给他建了去思碑。

当年７月，晋州、昆阳取土官，他当选，并在光阳葛

隐里和李玄逸见面并且一同游览了蟾江。１６９９年

６月被选作佐郎，１７００年春升为正郎，赴任灵山县

监，大大教化了那里的风俗。１７０３年，在道内和畏

斋、复斋等人一起建立书院，后受到批判而被流放。

１７１０年科举应试文科合格。１７１１年成为国子直

讲。１７１２年３月成为正言，因为年老而没有赴任。

５月发生白虹贯日之变，权斗经呈上万言疏，指出

了时政的错误与积弊。１７１７年岭南的一万余儒生

上书时就是以他的上书为基础的。１７２１年成了高

山察访。１７２３年１２月，因副修撰而兼致知教。因

为年老没有上任，上疏陈述所怀，内容犯了当时的

忌讳而受到批判，并受到柳岩、李以济的疏斥。

１７２４年成为素参。他进行上疏，因为李光佐讨逆，

被弹劾。这个上疏受到了批判，以不敬之罪被诽

谤。４月被罢黜，流放到清凉山。１７２５年３月权斗

经病逝，６月在奉化系大鸟山举行葬礼。去世后，李

光廷给他写了墓志铭，柳致明写了祭文。权斗经的

文章很优秀，特别善于作诗，并且在时局变化和政

治的得失等方面具有锐利而独到的眼光。权斗经

去世后，他的儿子权謩和侄子权万以及其他曾经的

挚友密庵李栽等一起对他的作品进行了整理，留有

《苍雪集》《退溪先生言行》《陶山及门诸贤录》传世。

其赋作有《次〈感士不遇赋〉》《反招隐酬李仲玉》

两篇。

权斗经的《次〈感士不遇赋〉》在国内较少见，鉴

于此，笔者根据《韩国文集丛刊》版本加以标点、分

段录于其下：

后先生葢千载，挹遗芬之炳灵。超纷浊

而淑邮，漠虚靓而遗名。追董马之攸叹，感不

遇之鸿生。抚世变而兴咨，溯曩喆而抒情。

自混沌之既凿，纷巧开而机形。竞迕艰

而知戒，畴蹈危而无惊。故远识之遥举，抗奇

志于嵓耕。惟含耀而匿智，羌泯色而休声。视

青紫之外华，譬日及之朝荣。彼俗流之夸毗，

乃干没于名途。昧倾夺之互袭，谓恒保而长

娱。俄延祸于赤族，奄絓名于丹书。亮灾庆之

反复，递贺堂而吊闾。斯无责于嗜利，矧可期

乎延誉。

嗟乎！道难持盈，人厌居上。邪或至丑

正，诚不能胜妄。孤贞跱而寡和，众枉聚而兴

谤。世不分于蒙闇，孰云保其高亮。

欸直道之难容，不复见旌别淑慝之世。

伊君子之进修，讵淟涊而颓废？在遗逸而不

怨，庶无媿乎柳惠。眷幽兰于空谷，气弥馥于

居蔽。异勤怠于通塞，非喆士之攸计。謇董道

而自饬，恒慥慥而竟岁。耻卢生之捷径，羞季

子之游说。义自肥于水饮，乐不改于静界。苟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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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器而待时，穷与达其必济。或见可而弹冠，

有色斯而拂袂。值舍车而贲趾，与白鸥而相

亲。俟得舆而煕载，囿苍生而同仁。无肆侈于

宦荣，岂陨获于贱贫。

终艰多而知寡，鲜遇主而致身。才难展

于叔季，世已辽于轩辛。孟游齐而游梁，孔之

郑而之陈。天生德而必用，何命途之险涩。纵

废捐于一时，謇躬瘁而教立。启亿代之治平，

泽万国之井邑。相骄王于胶西，舒罹忧于祸

及。救降将而忤旨，迁蹈刑而怆泣。矧靖节之

生晚，值颓景之将入。斯同感于异代，故意苦

而声急。

载讽鸿词，长怀无已。难竆者变，不昧者

理。或兴心于伤时，或抽志于悼己。想义煕之

余韵，匪衣褐之为耻。悼天统之将移，惜邦乱

之靡止。绎咏轲之深衷，重寄感于燕市。［５］

三

　　次韵本是诗词创作的一种方式，要求按照原诗

作的原韵、原字和次序相和而作。赋作为一种韵散

相间的文体，对其次韵之作同样具有严格的要求。

《次〈感士不遇赋〉》作为一篇次韵之作，就是完全按

照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的原韵、原字和用韵次序

相和而作的一篇赋。不仅在用韵、用字上如此，《次

〈感士不遇赋〉》的部分语句和思想都是化自《陶

赋》，但是，部分语句也有反用《陶赋》之意的情况，

有的观念和《陶赋》也有所区别。下面，就通过文本

细读的方式对《次〈感士不遇赋〉》加以分析，并和

《陶赋》进行对比，比较其异同。

《次〈感士不遇赋〉》首段通过感叹陶渊明的千

古美名开篇，联想到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和司马迁

的《悲士不遇赋》，为不得志的博学之士而感慨，感

叹时光变迁、追想先哲而抒怀。这一段所表达的内

容与《陶赋》小序“抚卷踌躇，遂感而赋之”相似，都

是为了抒发感慨，引出“士不遇”的主题。

接下来，“自混沌之既凿，纷巧开而机形。竞迕

艰而知戒，畴蹈危而无惊”。他认为自从天地形成

以来，种种虚伪、机巧就都形成了，在这样一个充满

机巧、欺诈的世界，没有人不惊慌失措。在这样的

情况下，就出现了两类不同的人，下面分别进行了

描述。从“故远识之遥举”至“譬日及之朝荣”是一

类人。这一类人有高远的见识，在山中耕种，树立

不平凡的志向，隐匿自己的光辉和智慧，泯灭自己

的言论和行迹，将那高官显爵外表的华美，看作早

上开的木槿花一样转瞬即逝，是不值得追求的东

西。从“彼俗流之夸毗”至“谓恒保而长娱”［５］１０是另

一类。这些人是以谄谀、卑屈取媚于人的庸俗之

辈，都在名利的道途中投机图利，贪图争夺而相互

攻击，以为能够长久拥有并得到欢娱，而实际却是

“俄延祸于赤族，奄絓名于丹书。亮灾庆之反复，递

贺堂而吊闾”，福祸无常。但作者对他们的行为也

表示了谅解，“斯无责于嗜利，矧可期乎延誉”。因

为这类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传播名誉。

以上这一段和《陶赋》比较起来，部分语句脱胎

于其中，部分语句则与其相反。“自混沌之既凿，纷

巧开而机形。竞迕艰而知戒，畴蹈危而无惊。故远

识之遥举，抗奇志于嵓耕。惟含耀而匿智，羌泯色

而休声。视青紫之外华，譬日及之朝荣”脱胎于《陶

赋》“世流浪而遂祖，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

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永叹，甘

贫贱以辞荣”，讲的都是世道衰微，人心充满“机

巧”，因而一些有见识的通达之士便选择归隐，逃离

纷乱的浊世。但是其中也有不同。《陶赋》认为上

古之世是清明、美好的：“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

独灵！禀神志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击壤以自

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

情”，表达的是一种道家“万物随性”、自然而然的观

点，表现的是上古社会的一种美好状态。而人类虚

伪、狡诈、机巧的一面是由于远离上古，社会发展之

后才表现出来的。而权斗经的《次〈感士不遇赋〉》

则认为自天地开辟，各种机巧的一面便形成了，是

伴随人类始终的。

“彼俗流之夸毗，乃干没于名途。昧倾夺之互

袭，谓恒保而长娱。俄延祸于赤族，奄絓名于丹书。

亮灾庆之反复，递贺堂而吊闾。斯无责于嗜利，矧

可期乎延誉。”这一部分内容则和《陶赋》所述之意

相反，是反其意而写成的。《陶赋》中“淳源旧汩长

分，美恶作以异途。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

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

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表现

的是行善之道，表现的是志士达人的做法，而权赋

则表现的是世人为了名利相互倾夺、福祸难测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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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作者进一步感叹世道黑暗，善恶不明、

忠奸不分。“嗟乎！道难持盈，人厌居上。邪或至

丑正，诚不能胜妄。孤贞跱而寡和，众枉聚而兴谤。

世不分于蒙闇，孰云保其高亮。”他认为天道很难保

守成业，人却满足于身居高位。品行不正之人嫉害

正直的人，真实还不能胜过虚假。孤直忠贞之人挺

立而少有应和之人，许多邪曲小人集聚并发出诽谤

之声。世道不加分别，幼稚而不明事理，很难有人

保持自己的高风亮节。这一段内容和《陶赋》对应

比较而言，可以看出其完全化自《陶赋》：“嗟乎！雷

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

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

而谁亮！”二者都表现黑白不辨的浊世。其中，部分

语句如“邪或至丑正，诚不能胜妄”则是完全化自

《陶赋》。

接下来，权斗经对君子在浊世中该如何处世发

表感慨，认为“欸直道之难容，不复见旌别淑慝之

世。伊君子之进修，讵淟涊而颓废？在遗逸而不

怨，庶无媿乎柳惠。”正道不被这世界所容纳，已经

再也看不到那善恶分明的世道。但是君子进德修

业、培养德行，怎能因为是处于浊乱之世而荒废？

哪怕是不被任用、被遗弃也没有怨恨，要和柳下惠

那样有操守的男子比起来也不逊色。这一段内容

同样脱胎于《陶赋》：“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

帝魁之世。独抵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庶进德

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士人随时随地都应修养自

己的品性，不能因身处浊世而有所荒废，正所谓“岁

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乱世中，更能显示出

士人、君子的本色。

“眷幽兰于空谷，气弥馥于居蔽。”权斗经进一

步发挥，以垂爱空旷幽深的山谷中的兰花比喻喜爱

美好清高的品质。“异勤怠于通塞，非喆士之攸

计。”在境遇顺逆不同时区别对待勤奋和懈怠，认为

贤明之人的谋略也并非正确。这里，权斗经表达的

“异勤怠”并非是指修身和品德培养，而是指“致仕

之心”。在清明之时，要积极进仕，在浊乱之世则要

怠于致仕，正所谓“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

默足以容”（《中庸》）。

“謇董道而自饬，恒慥慥而竟岁。耻卢生之捷

径，羞季子之游说。义自肥于水饮，乐不改于静

界。”坚守正道，自行整饬，整年始终坚守笃实。以

卢生为秦始皇求丹药这种取巧进身的门路而为耻，

为苏秦四处游说而感到羞愧。在一箪食、一瓢饮的

清贫生活中守道自甘，心安而体胖，在平静的世界

中坚守自己高洁的情操，不改其乐。“苟藏器而待

时，穷与达其必济。或见可而弹冠，有色斯而拂

袂。”希望隐藏才能而等待时机，不论穷困或显达都

会成功。或许被认可而去为官，或许挥一挥衣袖，

远遁以避世。“值舍车而贲趾，与白鸥而相亲。俟

得舆而煕载，囿苍生而同仁。无肆侈于宦荣，岂陨

获于贱贫。”当文饰其脚趾，弃车徒步而行的时候，

就和白鸥相亲近。等到得获庇荫，能够弘扬功业，

管理苍生，一视同仁。在仕宦显荣中不穷奢极欲，

在贫贱之中也不丧失志气。

之后，权斗经进一步感叹世事多艰，才能难以

施展，自己已经远离了那个清平美好的世界。“终

艰多而知寡，鲜遇主而致身。才难展于叔季，世已

辽于轩辛。”然后，权斗经联想到“孟游齐而游梁，孔

之郑而之陈”，以孔孟之不遇来自我安慰。但是同

时他又想到，“天生德而必用，何命途之险涩。纵废

捐于一时，謇躬瘁而教立。启亿代之治平，泽万国

之井邑”。上天赋予的德性必须要加以运用，即使

经历崎岖阻塞。纵然一时不被任用，也要鞠躬尽瘁

去推行教化。开启万代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图

景，使天下都受到恩泽。权斗经还是在追求“立德、

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盛事，希望能发挥自己的才

能。但是权斗经受时代的局限，始终无法实现自己

的抱负，所以他又联想到董仲舒、司马迁、陶渊明，

认为和他们“斯同感于异代，故意苦而声急。”虽然

权斗经认为他和陶渊明“同感于异代”，实则不然。

《次〈感士不遇赋〉》中的这一部分内容和《陶

赋》一样，都运用了许多典故，且表达出“见弃则隐”

的观点，但是细细品味，其隐的落脚点却都是“仕”，

“隐”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如“苟藏器而待时，穷与达

其必济。或见可而弹冠，有色斯而拂袂。”“俟得舆

而煕载，囿苍生而同仁。”“天生德而必用，何命途之

险涩。纵废捐于一时，謇躬瘁而教立。启亿代之治

平，泽万国之井邑。”他始终保持着“治国平天下”的

雄心，哪怕是不能“立功”，也要“立言”而开教化以

泽万国，这是何等雄心！

而《陶赋》则不然，“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

岁。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悼贾傅之秀

朗，纤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

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承前王之清海，曰

４１１

ChaoXing



第２期 杨　昊　朝鲜文人权斗经《次〈感士不遇赋〉》与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之比较

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夷投

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蔽

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所列举的

贾谊、董仲舒、伯夷、颜回的例子都表达出对所谓
“承前王之清海，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

辅善而佑仁”的怀疑和控诉，发现所谓的进德修身

以致仕都是徒劳，表现出对“出仕”的心灰意冷。天

道不可信，国家社会又不能提供士人进身致仕的机

会，在赋文的最后，陶渊明坚决地选择了“宁固穷以

济意，不委曲而累己”，表现出其归隐的理性与彻

底。而权斗经则还是在感叹“悼天统之将移，惜邦

乱之靡止”，为朝廷和国家忧心忡忡。

四

　　由上面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权斗经的《次〈感

士不遇赋〉》在用韵、用字，乃至部分语句均和《陶

赋》相同或相似，而实则二者的精神指向则完全

不同。

《次〈感士不遇赋〉》的“感士不遇”在于追求
“遇”，赋作是对己之不遇的哀怨与宽慰，“得遇”而

能成就“治国、平天下”的大业是其追求，始终表现

出的是一位文士积极进仕的心态。而《陶赋》则是

通过列举从古至今的不遇之人的理性分析，认为积

极进仕在浊世之中是徒劳，于是彻底选择了归隐，

表现出一种真挚与洒脱。

古代朝鲜辞赋中，表达不遇情怀的赋作非常

多，并且基本上都是表现不遇之哀怨，希望能够得

到赏识，去完成自己的“经国大业”，鲜有陶渊明般

的洒脱与透彻。如朝鲜朝前期文人郑希良的《梧

桐》，就通过叙写与梧桐的对话，将梧桐同桂、椿、

松、竹等作对比，询问梧桐为何而生，并以作者胸中

所想来代其回答，表明万物各有其特色，重要的在

于存在价值能否被他人挖掘与赏识。该赋借梧桐

等待巧匠工倕，表达了作者自己渴望遇到知音，渴

望被赏识，进而为国效力的心志。李荇在《问津》

中，借孔子“问津”这个典故，表达了自己和孔子一

样怀才不遇的心情，但是作者并不因此而退缩，而

是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为改变那种混乱黑暗

的局面而努力。许筠的《北归赋》通过描写作者被

罢官之时北归的所见所感，自拟美女，叙述了因他

人嫉妒自身才华而受到排挤和抛弃的哀怨，感叹自

己难与世合、怀才不遇的苦闷和怨恨，同时在赋中

隐约表达了自己仍想有所作为的意愿。［６］１１８

古代朝鲜辞赋中，上述这样表达自己不被赏识

而任用、却更加坚定信心要积极进仕的赋作特别

多，这与中国儒家思想对古代朝鲜的影响之深密切

相关。仅就权斗经而言，他所生活的朝鲜朝后期党

争不断、政治腐败黑暗。从他的生平可知，他出生

在官宦世家，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与

很多当时有名的性理学者交好，因而儒家经世致用

的观念深入其心，成为其终生信条。权斗经虽然仕

途经历颇不平坦，多次遭遇贬官流放，即使是出仕，

也大多是国子直讲、正言之类没有实权的小官，但

他却仍然积极求仕，并且在任职期间尽心尽职，积

极践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去追求
“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这都来源于儒家思

想的指引与支撑。而陶渊明的抱朴守真的情操与

诀别官场的洒脱，则大多得益于其道家思想的影

响。陶渊明早年进仕时期，践行的便是儒家之道，

而到后来选择归隐，一方面有儒家“无道则隐”的因

素，更有道家“悠然见南山”的返璞趣味。

总之，《次〈感士不遇赋〉》作为《陶赋》的次韵之

作，在用韵、用字上都严格依照《陶赋》，部分语句上

采用相仿和相反《陶赋》文意的方式，表达出兼济天

下而不能的不平之鸣，但是其最终意旨仍在于进

仕，表现出的是用世之心，这与《陶赋》所表现的对

官场诀别的坚决与归隐的洒脱大异其趣。造成这

种区别的原因在于权斗经根深蒂固的积极用世、修

齐治平的儒家思想有异于陶渊明晚年出世归隐的

道家思想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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